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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不到六十平米的出租屋裡面，有三個年輕的女孩坐在床上。



「大姐，妙菡下個月就要上大學了，可是光入學費就三萬塊錢。」



坐在右面梳著棕色長髮的女孩說道。



「我也正在想辦法呢，不行我在找人，我去他們應該能多給點吧……」



坐在床頭的女孩說話了，一看便是家裡的老大。



「妙心，你那裡還有多少錢？」



「只剩三千了，高考前妙菡夠一本線都勉強，我就給她找了一對一。



再說，我上了大學就沒找大姐你要過錢，所有費用都是我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攢下來的，大姐你知道，不多。」



大姐叫妙語，她當然知道，父母在她十六歲那年就因車禍去世了，妙語也因此放棄了學習，早早進城打工，養著兩個妹妹：妙心和妙菡。



妙心上大學時，家裡窮的沒錢，剛好妙語工廠的老闆看上了她，儘管自己結了婚，還是想在外面養著妙語。



妙語急需用錢就把自己「賣」給了老闆，把錢都給了兩個妹妹。



後來老闆工廠倒閉，妙語無奈只好去了夜店，不時還要去給大老闆們「服侍」，卻一個月只能賺到可憐的兩三千，其餘的都被店長吞了油水。



老二妙心也是個懂事的孩子，上了大學就沒朝妙語要過錢，自己一直勤工儉學，一年到頭攢不了幾個錢。



妙心長得也很漂亮，是不少男生的「女神」，妙心為此搞了幾次募捐活動，自己在展台上熱舞一段，迎來不少男生的捐款，而妙心卻給了自己的妹妹。



三姐妹都是天生的美人，小妹妙菡也不例外，學習也是最好的，不少男生追她都被婉拒了，最終考上了理想的大學，錢卻不夠。



「大姐、二姐你們別為我操心了，這大學我不上就是了。」



坐在中間的妙菡勸著兩個姐姐，眼圈也紅了。



「大姐你這工作幹不得，二姐你也別跳舞了，我過兩天就出去找工作，沒有大學我也能活下去。」



「妙菡，你說什麼糊塗話？」



妙語先反擊了妙菡。



「大學好不容易考上了，怎麼能不上，我和妙心再苦再累也要讓你大學畢業。」



「妙菡，大姐說得對，你不能輕言放棄。對了大姐，你們店裡還收人麼……」



「妙心，你不能去，我一個人干低賤的活就算了，決不允許你們也跟著。對了，我有一個辦法。」



說著妙語起身走出了屋子。



不一會兒，妙語穿著白色的短袖和超短的牛仔褲回到了屋裡，腳上套著層肉色絲襪，踩著白色高跟回到了屋子。



眼圈紅紅的，像是剛哭過。



「大姐你想到什麼好辦法了？」



妙心迫不及待地問著。



妙語從身後拿出一條白綾：「我想起之前不知道那個包養我的老闆給我上了份保險，雖然只有五萬，但已經夠讓妙菡上大學了。



我死了家裡就少了張嘴，你們把出租屋退了，住在學校，也能省點錢，加上我剩的兩萬，妙心你好找個好人家嫁出去……」



「大姐，死不是最好的辦法啊！」



妙心和妙菡都哭了，大姐是家裡的頂樑柱，不能塌下。



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。再者說，我幹這些活已經受夠了，早點死也是輕鬆。我這樣嫁不出去，年老色衰以後也活不下去了，總不能靠你們養我，到那時再死還不如留下永遠的美麗。」



說著說著妙語也哭了。



「妙心，除了我你最大，你應該明白……」



妙語把白綾拋上房梁，繫了個死結，搬來把椅子站了上去。



妙菡明白自己勸不會來，躲進裡屋大聲慟哭起來。



妙心也閉上了眼睛，不想親眼看見大姐死在她面前。



妙語把白綾套在玉頸上。



「妙心，照顧好妙菡，大姐走了。」



說完，妙語一腳踢倒了椅子，兩隻腿上下蹬踢，兩隻白色高跟鞋先後掉在地上。



旁邊的妙心忍不住，匆忙跑出了屋子。



妙心露出穿著絲襪的腳在空中前後摩擦，發出「刺刺」的聲音，手剛剛抓住脖子上的白綾又放了下來，妙語已經下定了死的決心。



妙語的眼睛閉著，任憑窒息感充滿自己的大腦。



妙語不渴望空氣，但舌頭卻伸出了嘴外。



妙語漸漸感覺身體輕飄飄地，往事都拂過腦海，淡淡逝去。



可能是累了，妙語的掙扎變緩，雙腿蹬踢已經不是那麼狠了，只有小腿和絲足一下下抖動。



雙手在空中一下張開一下閉合。



妙語失禁了，牛仔褲後面的顏色變深了，絲襪也變濕了。



兩隻絲足不再抖動，和雙手自然垂往地面。



妙語的臉白白的，沒有血色，眼睛微微張開了一點，可能想看一眼自己最愛的兩個妹妹吧，嘴外只有舌尖伸了出來，掛著一絲液體。



屋裡的妙菡還在哭著，妙心卻從屋外回來了，穿著淡黃的輕紗裙，手裡也拿著一根粉紅色的跳繩還有一張保險單。



妙心看見在房樑上妙語的屍體，眼眶又濕潤了，走進裡屋：「妙菡，別難過了，大姐已經走了，你要堅強啊……」



妙菡轉過頭，望著妙心，臉上還掛著一行眼淚。



妙菡看見妙心手裡的繩子，又哭了：「二姐，不想你也死……」



果然是親姐妹，妙心想幹什麼已經被妙菡猜透了：「這保單是意外保險，大姐是自殺的，不再保險範圍內，只有我也死了，這保單才能生效。



到時候你就跟警察說我厭惡大姐在夜店上班，把她逼死的，然後我上吊自盡，你在外面不知道。然後你在好好上學，畢業後找……」



妙心淚如泉湧，說不出話來。



「二姐，你走吧，我會好好學習的。」



妙菡似乎有了自己的決定，帶著哭聲對妙心說。



「妙菡，還是你懂事，二姐走了，我們來世在做姐妹。」



妙心走出屋子，把跳繩也拋到房樑上，站上椅子，由於放假在家，妙心的腳是光著的，指甲上還塗著亮閃閃的指甲油。



妙心握著旁邊妙語尚有餘溫的手：「大姐，妙心不能完成你的遺願了，妙菡我相信她，所以妙心馬上就來陪你。」



妙心解下頭上的馬尾辮，黑色的秀髮凸顯出性感的背影，怪不得那麼多男生喜歡她。



妙心把繩子套在耳朵後面，腳掌已經微微踮起。



妙心的臉略微發紅，可能繩子太緊已經帶給妙心窒息感。



「光當！」



妙心踢開了腳下的椅子，在空中只留下自己的玉足前後蹬踢，兩隻手抓撓著脖子，因為繩子已經深深陷入了玉頸之中。



繩子上方是妙心的臉，已經變得通紅，而下方的白皙卻與紅色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


妙心的胸部罩杯比妙語和妙菡都大，隨著掙扎上下抖動。



隨著窒息的強烈，妙菡前後蹬踢的幅度也變大，雙手從脖子上放下，抓著自己的胸口，因為那裡火辣辣的痛。



可能妙心嬌小可愛的身體不能劇烈運動，所以這樣的蹬踢只存在了幾分鐘就慢慢變緩，只剩下兩隻玉足帶動著小腿前後擺動，失禁的尿液從腳尖流下，雙手已經無力再抓撓，從胸口任它自由垂下。



妙心的臉還是通紅的，眼睛無神的望著妙菡的房間。



與妙語一樣，妙心只從小嘴裡伸出了舌尖，極像含苞待放的鮮花。



妙心還未死透，手指不時還會動一下，可妙菡卻從裡屋走了出來。



妙菡望著樑上的兩個姐姐，沒有失聲大哭，可能淚已經流乾了。



妙菡也沒有去拿保險單或者打電話報警，而是面朝著妙語的絲足、妙心的光腳跪下。



「大姐、二姐，妙菡對不起你們，你們死了妙菡也生無可依，就算是有再多的錢，沒有你們我終究活不下去。請原諒妹妹的任性，我現在就去找你們，等著我。」



妙心的玉足最後抖動了一下，不知是期盼姐妹的團聚，還是對妙菡決定的批評。



妙菡從地上站起，搬來把椅子在妙心旁邊。



剛剛高考完，妙菡還梳著短髮，穿著學校的制服，還穿著花格短裙。



妙菡站上椅子，腳上穿著白色棉襪和黑色的帆布鞋。



妙菡解下裙子上布做的黑色腰帶，拋在樑上。



可惜腰帶太短，夠不到妙菡的脖子，妙菡無奈，幾乎把腳全部踮起，才勉強把腰帶套上脖子，但腳已經離開了椅子，開始蹬踢。



帆布鞋一下子把椅子踢開老遠，強烈的窒息感瞬間充滿了妙菡的腦袋。



妙菡還沒有喘勻氣，掙扎自然大了起來，兩隻鞋一左一右在空中四處亂踹。



妙菡的手還抓著脖子兩側的腰帶，此時更是不想鬆開，妙菡不是不想死，她只是希望自己腳下從新出現立足點，讓自己吐出最後一口氣在踢開椅子。



妙菡的雙眼睜得大大的，不知望著何方。



腰帶畢竟是布做的，不能死死勒住妙菡的脖子，所以會有一點點的空氣進入妙菡的身體，使她嘴張開，不時咳嗽兩下，喉嚨裡還有「呃……呃」



的聲音發出。



掙扎還在繼續，妙菡的雙腿向後踢去，夾角形成了九十度，一隻帆布鞋也從腳上踢下，露出白色的棉襪。



雙手終於從腰帶上放下，在空氣中亂撓。



妙菡的意識已經開始陷入昏迷，儘管眼睛睜著，妙菡卻感到周圍一片黑暗，依稀看到自己兩位姐姐正在遠方召喚著自己。



隨著妙菡意識的消失，掙扎也開始逐漸停止，隨著雙腳的抖動，另一隻帆布鞋也掉在地面上，雙手半蜷著垂在花格裙兩邊。



失禁的尿液濕了粉嫩的小腳，也濕了在外面包裹著腳丫的棉襪，妙菡的失禁是最多的，地上那一灘液體比妙語和妙心的都大。



妙菡的臉比妙語的還要蒼白，眼睛雖然睜大，但只剩下眼白向上翻著，舌頭從嘴中伸出一大半，唾液也從上面滴下。



三個姐妹都掛在房樑上，一併香消玉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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